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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村落是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开发的基本单元，区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的识别对乡村规划和

旅游开发至关重要。为了准确识别区域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在景观基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

因的概念，以湖南省 91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选取 4类 11个代表传统村落景观特征指标构建了指标体系，通过

计算村落景观之间的相似度，采用聚类方法，发现湖南省存在 7个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并通过拓展景观基因识别方

法，识别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最后，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划分出 7个分区，并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

基因图谱。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存在不同的景观基因，依据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差异，结合流域

分布、行政区划等数据，划分出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湘楚文化村落景观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梅山文化村落

景观区、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侗族文化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等 7个景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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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强调乡村产业振兴，也强调乡村文化振兴，而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传统村落文化的识别与开发。如何

准确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并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资源，成为地理学、建筑学、文化学等学科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目前，

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1]、价值评估[2]、聚落规划[3]与更新[4]、景观基因与空间意象[5]、旅游开发[6]

与遗产保护
[7]
等方面。传统村落景观研究作为一种新视角逐渐被学者们认可，研究热度逐渐升温，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刘沛林等首倡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研究，该研究借鉴生物学基因理论，发展形成了“文化景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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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方法，主要关注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8]和表达机制[9]、基因图谱单元模型[10-11]、基因图谱应用开发[12]、传统聚

落景观基因区划等[13];(2)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开发研究，该研究主要从旅游开发视角研究传统村落景观规划[14]，探讨城镇化

背景下村落景观风貌的更新与营造
[15]

，并开展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与开发的对策研究
[16]
;(3)传统村落景观特征研究，主要包括

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特征、文化特征的解析[17-18]，以及传统村落景观评价等[19-20]。纵观已有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征：研究

尺度上，针对单个传统村落的研究较多，省域或国家尺度研究较少；研究内容上，针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和价值开发的研

究较多，区域内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聚类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定性方法应用较多，定量方法应用较少。 

传统村落是我国乡村文化传承和开发的基本单元，准确识别区域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并分区是乡村规划和旅游开发的前提，

也是破解“千村一面”问题的关键。刘沛林等提出的“景观文化基因”理论及其识别方法强调村落个性化且具有标识作用的特

征，已被成功应用于单个传统村落景观文化特征挖掘。但是，当研究尺度扩大，单个村落的个性特征并不能代表区域特征，也

就是说，景观基因能够标识村落个性，但不能标识区域特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景观基因理论，以解决区域传统村落景观

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识别问题。 

鉴于此，本文提出传统村落景观特征的景观群系基因概念，以湖南省入选前三批《传统村落名录》的 91个村落为样本，采

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科学构建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计算传统村落之间的景观相似度，

并以此划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通过拓展景观基因识别方法，识别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最后，借助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划

分传统村落景观分区，并构建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图谱。 

1 研究区与研究样本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位于中国南方地区，地处长江以南、南岭以北，东西相距 667km、南北相距 774km，全省面积 2.12×105km2。地形以

山地丘陵为主，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北部平原沃野，形成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21]。多山的地形限制了陆路交通

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地方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环境，也为历史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条件；气候夏季炎

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区域除少数属珠江水系和赣江水系外，主要为湘、资、沅、澧四大水系[19]，交织成网，由南向北汇入

洞庭湖，这些水系成为水路交通的主要通道，构成了文化交流的纽带。依据所属流域，可将湖南划分为洞庭湖流域区、湘江流

域区、资水流域区、沅江流域区、澧水流域区；全省共辖 13 个地级市、1 个自治州，世居汉、苗、土家、侗等 9 个民族，少数

民族中苗族和土家族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湘西北。依据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差异，将湖南划分为湘东、湘西、湘南、湘北、

湘中五大基本区域
[19]

；各民族的不均匀分布使湖南省形成了西南官话、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官湘混杂多个语言区。总

而言之，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孕育了湖南省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截至 2019 年，

全省已发现 700 多个传统村落，先后五批共 658 个传统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 9.65%，是我国主要的传统村落

分布区之一，也是开展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典型区域。 

1.2 研究数据与研究样本概况 

笔者所在团队承担了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现名文化与旅游厅）的“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创建咨询项目，对湖南省

传统村落进行了比较详细且深入的调研，获取了传统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特征、村落布局形态以及传统民居结构装

饰特征等数据。 

通过调研发现列入前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保存相对完好，而且这些传统村落基本覆盖了整个研究区，且不同

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差异明显，既包含了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湖南省典型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也较为分散（图 1），

能够体现区域内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差异，且在研究区四大流域分布较为均衡，具有典型性，能够满足研究需要。因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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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研究样本的典型性和研究的可行性，本文以入选前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91个统村落为样本进行分析。 

 

图 1研究区传统村落分布图 

从研究样本的空间分布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上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湘西、湘南和湘中山地丘陵区
[20]
。湘西地区数

量最多，占比 52%，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的凤凰县、龙山县、吉首市、会同县和麻阳苗族自治县；湘南和

湘中地区分别占比 23%，其中湘南地区主要分布在桂阳县、衡东县、江永县和双牌县；湘中地区主要分布在安化县、绥宁县、新

化县；湘北和湘东地区平原丘陵区由于经济发达，历史上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传统村落遗存数量少，两地区传统村落数量仅各

有 1 个。由此可见，复杂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湖南省传统村落形成的前提，险峻的地形降低了交通可达性，限制了村落与外

界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落景观延续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多样的地域社会文化也是影响传统

村落景观形成的重要辅助因素。 

2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识别 

2.1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是指历史留存的村落所蕴含能够体现或标识村落文化的文化因子，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对象。刘沛林

等深入分析了单个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识别与提取的方法[21]，而一定区域内的传统村落往往具有相似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所

表现出来的景观意象也极度相似，很难识别出标识性的唯一特征，因而往往不能识别出景观基因。此种情形下，有必要将相似

的村落作为整体，识别其景观基因。另外，在识别某个区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时，如湘江上游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仅逐个识别

区域内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是不够的，还需采用概括的方法，通过分析区域内某些传统村落的共性特征，而后根据景观基因识别

的原则，识别出能够代表传统村落景观群体的文化因子。这种标识区域内一群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可以被称

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 

2.2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识别方法 

2.2.1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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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景观相似度计算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具有复合性，需要考查其不同组成部分的特征，进而归纳总结出其总体特征，归纳过程往往因不同

人主观经验原因，导致不能得到一致的结论。郑文武等在研究湘西地区传统聚落景观区划中提出了文化景观相似性定量评价方

法，分析了区域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并进行分区，取得了更为精细合理的分区效果[22]。因此，本文借鉴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相似性

定量计算方法，类比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 

景观相似度是两个传统村落景观相似性的度量，是判定景观是否相似的依据。传统村落景观是由自然环境、民俗、民居等

要素组成的综合体，一般认为，具有更多相同要素的两个传统村落景观相似度越高，因此，可以用相同要素的个数与景观特征

要素总数的比值来度量景观相似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ij为传统村落 i和传统村落 j的景观相似度；Ns为相同景观特征要素的个数；N为景观特征要素的总数。Rij值最大值

为 1，说明两个村落景观特征完全相同，最小为0，说明两个村落景观特征各不相同，Rij值越大，说明两个村落具有越多的相同

景观特征，一般认为 Rij>0.5时，说明两个村落大部分景观特征是相同的，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景观特征要素是判定传统村落景观相似性的主要指标，选取合理的要素构建相似性指标体系是景观相似度计算的关键。刘

沛林等提出了“景观基因理论”，并建议识别聚落景观基因可以从民居特征、图腾标志、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布局形

态 5 个方面入手，其中民居景观特征又可包括屋顶造型、山墙造型、屋脸形式、平面结构、局部装饰、建筑用材 6 个方面
[23]

。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3-24]，以间接影响传统村落景观形成和直接反映传统村落景观两大视角为切入点，从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

化因素、布局形态因素、建筑景观因素 4个方面，选取 11个因素构建传统村落景观相似性计算指标体系。 

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景观形成的地域背景，同一地理区域或流域环境下的村落景观特征更具相似性，考虑到在相似的

气候环境下，地形和流域成为主要控制因子，选取地形、所属流域 2 个指标；社会文化环境是传统村落景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而社会文化又属于传统村落景观特征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影响村落景观特征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因素，考虑到指标对社会文化

环境的标示性，选取方言、民族、文化、民俗等 4个因子；村落的布局形态是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在空间上的宏观物质表现形式，

通过总体布局指标体现；建筑景观作为传统村落景观特征的微观物质表现形式，能够更为直观和形象地展示村落单体建筑的景

观特征，考虑到研究区不同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建筑的特征差异，选取建筑色彩、屋脸形式、屋顶造型、山墙造型 4 个指标。上

述 11个景观特征指标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属性。 

2.2.1.2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划分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的划分要求村落景观相似，同时也要求空间上的完整性，即空间的邻近性，因此，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划

分应首先遵循景观相似原则，其次还需考虑空间邻近原则，也就是说空间邻近且景观相似性高的村落应该划分为同一群系。另

外，传统村落群系划分还应考虑流域的影响，因为交通是影响文化交流的关键因子，交通便利的村落之间文化交流往往更频繁，

文化趋同性更高。“南船北马”是我国古代主要的交通方式，也是文化交流、扩散的主要途径，大山是阻碍文化传播的主要屏

障，往往被当成文化空间的分界线，因此，在山地广布的南方地区，虽然两个村落空间距离很近，但文化差异却很大，如南岳

衡山前山和后山的方言差异，不适宜仅以空间距离作为判定村落景观群系划分的依据。水运是研究区古代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因此，应该以是否属于同一流域作为判定村落空间邻近性的指标。综上所述，同一流域景观相似度高且空间邻近的传统村落可

以划分为一个传统村落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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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传统村落群系基因识别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主要考虑单个传统村落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传统建筑、民俗等方面因素，遵循相关原则，找

出能表征传统村落文化特征的文化因子。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识别的内容与上述方法相同，但识别的对象已有不同，需以具

有相似景观特征的传统村落群体为识别对象。因此，传统村落群系基因识别应该包括两个过程：根据流域内传统村落景观的相

似性和空间的邻近性，划分出不同的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对每个传统村落景观群系，按照唯一性、完整性等原则识别出群系基

因。 

2.3 传统村落景观群系识别结果分析 

2.3.1 传统村落群系划分结果分析 

 

图 2传统村落景观群系空间分布图 

2.3.1.1 群系划分结果 

通过研究区传统村落之间的景观相似度，构建相似矩阵，并以此进行聚类，划分出 7 类传统村落群系，传统村落群系空间

分布如图 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衡，位于湘东北的传统村落仅有张谷英村，虽然景观相似度计算结

果反映其与湘江流域传统村落的平均相似度达 0.73，按照上述聚类算法理应将其归入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但考虑到群系村落

空间分布邻近性原则，将其单独作为 1个群系，为湘东北汉族景观群。 

2.3.1.2 结果分析 

从 7 大群系所包含的传统村落数量来看，沅江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为数最多，其次为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资水上游汉族

景观群和湘东北汉族景观群所包含的传统村落数最少，分别为3和 1。从空间布局来看，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分布最广，包含了

永州、郴州、衡阳、长沙等地区，基本覆盖了湘南、湘中和湘东地区，沅江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主要分布于湘西州，沅江流域

上游少数民族景观群主要分布于湘西南邵阳与怀化交界地区，沅江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主要分布于怀化，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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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邵阳，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主要分布于益阳、娄底和怀化交界地区。从群系内部传统村落景观形似性来看，

各个群系内部相似度均超过 0.60，说明群系内部传统村落具有较多相似的景观特征，其中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内部传统

村落景观间的相似度最高，达到了 0.95，沅水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和沅水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的相似度最低，为0.66，这主要

是由于沅水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所处的湘西地区为典型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的传统景观差别相对较大。 

2.3.2 传统村落群系景观基因识别结果 

参照刘沛林等提出的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原则和方法[13]，通过归纳传统村落群系内部景观的共性特征，得到群系景观基因识

别结果。 

2.3.2.1 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宗亲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祖先崇拜、宗族观念、祖训族规等为其内涵，宗祠和家谱为其主要载体。湘江流域为湖南省

汉族的主要聚居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典型的宗亲文化。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的传统村落中皆可见宗族祠堂，村落大

多仍保留中国传统的宗法仪式、风水人居观念。因此，宗亲文化是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而宗祠作为代表宗亲文化

的典型建筑，是其景观基因，该景观群典型村落为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板梁村。 

2.3.2.2 沅江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沅江中游主要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土家族以及两种民族融合的文化是其典型文化，其建筑结构以干阑式建

筑为主，以院落式建筑为辅，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建筑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因此，可以认为苗土文化为沅

水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由于湘西地区苗族和土家族村落景观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为吊脚楼，因此，其景观基因应

为吊脚楼，该景观群典型村落为德夯村。 

2.3.2.3 沅江流域上游少数民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沅江流域上游为湖南省主要的侗族分布区，侗族文化也是湖南省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化。嗜酸、合拢宴、侗绵、侗族大歌、

鼓楼、风雨桥等皆是该区域独特文化，其中鼓楼和风雨桥为侗族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因此，可以认为侗族文化为沅江流域上

游少数民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其景观基因为鼓楼和风雨桥，该景观群典型村落为皇都村。 

2.3.2.4 沅江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沅江上游也是湖南省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长期的融合，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已渐趋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多民族混合的

文化景观，各村落往往干阑式建筑和院落式建筑共存、建筑风格共融，如五保田村的耕读所，一方面体现了汉族的耕读文化，

在建筑的内部结构上又体现了多文化要素的共融。因此，沅江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为多民族融合文化，其景观基因

为耕读所，典型村落为五宝田村。 

2.3.2.5 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位于邵阳地区，由于古时商贸发达，形成了湖南省独特的商贸文化，因此，汉族的宗亲文化和商贸文

化融合，形成了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中最具特色的是翘角风火墙，因此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为宗亲商贸文化，

翘角风火墙为其景观基因，典型村落为浪石村。 



 

 7 

2.3.2.6 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主要位于益阳安化县的梅山文化分布区，巫文化和尚武崇文是其典型特征。因此，资水中下游

混合民族景观群的典型文化为梅山文化，梅山巫术是其景观基因，典型村落为梅山村。 

2.3.2.7 湘东北汉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 

张谷英村是湘东北汉族景观群的唯一代表，其村落选址、民居建筑极具典型性，是湘楚文化的代表村落，因此，湘东北汉

族景观群典型文化为湘楚文化，张谷英村典型建筑当大门是湘东北汉族景观群的景观基因，典型村落为张谷英村。 

3 传统村落景观分区 

3.1 分区方法 

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普遍存在的文化地域分异规律，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识别区域文化

特征并划分文化区。谭其骧先生认为识别区域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信仰、生活习惯和社会风气[25]，周振鹤先生认为有些

国家的文化区划指标主要为语言和宗教，但在中国宗教观念不强，而地方风俗更为显著[26]。张伟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

方言、信仰、民风、民俗等 4 类指标，并结合流域和历史行政区划，将湖南省分为两个文化大区，分别为湘资区和沅澧区，其

中湘资区又分为长衡岳、郴永桂和宝庆等 3 个亚区，沅澧区分为常澧和辰沅永靖亚区[27]。对比本文研究结果，此方案不能完全

适用于传统村落景观分区。首先，湘江流域和资江流域存在 3 种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具有差异明显的景观基因；其次，沅江流

域传统村落景观区域分异规律显著，不能仅将其作为一个亚区，而应将整个沅江流域划分为一个以少数民族村落景观为主的大

区，并将其划分为三个亚区。但是，该方案以流域为单元划分景观大区的思想能够适用于传统村落景观分区。 

另外，政区对区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分区指标。因此，本文综合考虑群系景观特征、流域分布和政

区进行传统村落景观分区，应用于分区的数据主要有传统村落群系空间分布、乡镇行政区划、县区行政区划、地市行政区划和

流域分布等。由于湖南省南部存在小块区域属于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为了便于分析，将其并入湘江流域。 

具体步骤包括： 

(1)利用 ArcGIS 的区域统计功能，统计落入流域单元的传统村落个数和种类，如果流域内所包含的传统村落属于同一景观

群系，则将其作为单独分区。以此，将湘江流域、洞庭湖流域和澧水流域作为单独分区。 

(2)沅江流域和资江流域存在多种景观群系，有个别群系跨流域分布，因此，此两个流域不能作为单独的景观分区，需进一

步细分。具体方案为：第一步，将沅江流域和资江流域合并，并用合并后的流域边界截取流域内地市行政区划、县区行政区划

和乡镇行政区划，获得沅资流域内部的行政区划；第二步，统计上述三种不同行政区划单元内部传统村落个数和种类，判断地

市级行政区划内部传统村落所属群系种类，如果所属群系种类一致，则将该地市作为景观分区单元，并将该种群类型作为该地

市内部所有乡镇的景观类型，如果不一致，进一步判断县区级行政单元内部传统村落所属群系种类，如果一致，则将县区作为

景观分区单元，并将该种群类型作为该地市内部所有乡镇的景观类型；第三步，对于没有传统村落的县区行政单元，再进一步

考虑乡镇级区划，首先，将含有传统村落的乡镇作为分区单元，然后，对于不含传统村落的乡镇，逐个判断其相邻乡镇的景观

类型，如果相邻乡镇景观类型单一，则将该乡镇也归入该类型，如果景观类型不一致，则将该乡镇归入优势类型，通过多次迭

代，直至确定所有乡镇单元的景观类型；第四步，利用ArcGIS 软件，合并所有具有相同景观类型的乡镇单元，形成初步的景观

类型分区；第五步，对边界进行地图综合，形成最终分区。由于澧水流域没有传统村落分布，根据张伟然的研究，将其归入与

其毗邻且文化相似分区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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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区结果 

按照上述分区方法，得到与 7 大传统村落群系相对应的传统村落景观区，包括：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湘楚文化村落景观

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梅山文化村落景观区、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侗族文化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图 3）。 

 

图 3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分区图 

从空间分布来看，湖南省东部主要为汉族村落景观区，西部主要为少数民族村落景观区，中部过渡带为汉族或以汉族为主

的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和梅山文化景观区；对应于西部少数民族分布格局特征，西北部主要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西南

部则为侗族文化村落景观区，二者之间为多民族融合文化村落景观区。 

从流域分布来看，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覆盖了湘江流域，湘楚文化村落景观区覆盖了洞庭湖流域，苗土村落景观区跨澧水

流域和沅水流域分布，侗族文化村落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分布于沅水上游，梅山文化村落景观区和宗亲商贸文化村

落景观区分布于资水流域。五大流域中，沅水流域村落景观最为丰富，有 3 种村落景观区，资水流域村落也较为丰富，有 2 种

村落景观区，澧水流域、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流域村落景观相对单一，只有 1种村落景观。 

从分布面积来看，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面积最大，占了湖南省总面积的近一半，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次之，侗族文化村落

景观区面积最小。 

3.3 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区图谱 

结合不同分区内部传统村落群系类型和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可以构建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区图谱。东西方向上，从

以宗亲文化和湘楚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向少数民族文化变化，其中有过渡的宗亲商贸文化和梅山文化；南北方向上，存在两

种变化，其一为东部地区由北到南的湘楚文化—宗亲文化的变化，其二为西部地区由南到北的“苗土文化—多民族融合文化—

侗族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景观基因层面，可以从东到西，然后由北到南，构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图谱（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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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区域文化特征识别是景观基因理论从单个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向区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拓展的应用方向。为了识别区域传统

村落景观基因，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的概念，并探索了其识别方法。在学科融合背景下，怎样用好定性和定量方

法，获得更准确或更精确的分析结果，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基于此，在识别传统景观群系及其景观基

因过程中，采用了基于相似度计算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传统村落景观分区时，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通过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湖南省存在 7大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分别为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沅江中游少数民族景观群、

沅江上游少数民族景观群、沅江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和湘东北汉族景观群。

(2)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特征差异明显，且存在不同的景观基因。湘江流域汉族景观群系基因为张谷英村当大门，沅水中游

少数民族景观群系基因为吊脚楼，沅水流域上游少数民族景观群系基因为鼓楼和风雨桥，沅水上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系基因为五

宝田村的耕读所，资水上游汉族景观群系基因为翘角风火墙，资水中下游混合民族景观群系基因为梅山巫术。(3)湖南省传统村

落景观分为 7 个区，分别为：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湘楚文化村落景观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梅山文化村落景观区、宗亲

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侗族文化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 

 

图 4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分区图谱 

相对前人文化分区研究，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实可以获得准确的文化边界，特别是借助景观基因理论，能够发

现区域传统村落景观的关键特征。但是，传统村落景观本身是一个多因素复合的概念，包括民居、民俗、环境等众多因子，怎

样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特别是怎样合理地利用定量方法，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区域尺度的传统村落景观研究，这是传

统村落景观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所提出研究方法仅为该课题的初步研究，还需更深入地探索更科学、普适且易操作的方法。

进一步的研究应增大研究样本量，并尽量利用历史行政区划数据，以获得更准确的传统村落景观边界，当然这样也带来了新的

问题，如怎样快速准确识别包含大量村落的村落景观群系基因，采用什么时期的行政区划数据更合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

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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